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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机构改革，我
由潜山县教委招生办副
主任提拔为县委组织部
副科级秘书。那时组织
部未设办公室，秘书就相
当 于 办 公 室 主 任 ，也 就
是 人 们 常 说 的“ 内 当
家 ”。 组 织 部 的 办 公 地
点 在 县 委 机 关 大 院 内 ，
因而行政管理工作统一
由县委办公室行政科主
管。行政科定期召开院
内各单位秘书参加的会
议，研究制订环境卫生、
住房管理、机关安全等方
面 的 制 度 ，进 行 督 查 落
实。

行政科明确划分了各
单位的“卫生责任区”。每
周星期六上午，是机关统
一 的 卫 生 打 扫 除 时 间 。
一上班，我就从储藏室里
将锄头、扫把等工具搬出
来 放 在 走 廊 里 ，不 用 招
呼，除出差在外的，部机
关全体干部纷纷走出办
公室，争相拿起工具参加
打扫除，没有人借口手头
有事而告假。三位部长
一次不落地参加义务劳
动。有来部里汇报工作
的，没有急事，就请等一
会儿，劳动结束再接待。
寒冬腊月，北风呼呼地刮
着，大家搓着僵冷的手干
得起劲，有的在院子里清
扫，有的在室内擦灰，有说
有笑，不一会儿，个个额头
上沁出了汗珠。行政科还
不定期组织卫生检查，贴
上不同颜色的“最清洁”

“清洁”“不清洁”纸条，如
哪间办公室贴上了“不清
洁”，那是件很不光彩的事
儿。

行政科对机关大院的
管理严格细致，从禁止放
养家禽家畜、禁止骑车下
坡到填写出差单，领取 3
毛钱的出差补助，须经单
位财务负责人审批，可以
说是事无巨细。对学校分
配、工作调动到县委机关
的单身职工，统一安排单
间住房，配备单人床、桌
椅、洗脸架、澡盆等生活用
具，登记造册，一式三份，
调离时，行政科派员参与
移交，逐件清点，损坏赔
偿，决不含糊。那一年，部
里从乡镇新调入的一位同
志，不懂规矩，在房间私自
安装电灯插座，换了大灯
泡，被管理员发现后，我立
即上门向他说明水电管理
制度，让其自己纠正。

县 委 组 织 部 作 为 党
员之家、干部之家、知识
分子之家，承担了落实干
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
任务，每天来访者很多。
部领导要求我们做到“一
把椅子让座，一杯开水解
渴，一番答复释惑”，绝不
允许出现“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的现象。无
论多么忙，对来访者我都
热情接待，符合政策的，
部里及时研究办理；不符
合 政 策 的 ，也 要 讲 清 道
理，使之高兴而来，满意
而归。

上世纪 80 年代，农村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部
里像我这样家属在农村的

“半边连”干部占了三分之
一，每到早稻插秧、双抢季
节，组织部有个不成文的
规定，安排我们回乡帮忙，
短的一周，长则十天。端
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各科
室也自动调剂，让我们回
家陪老人、小孩过节，工作
由在城的同志顶着。县委
机关食堂办得红红火火，
一日三餐，县委书记、常委
和普通职工一起，排队用
饭票打饭，然后围坐在圆
桌旁，吃得津津有味，没有
谁搞一点特殊化。每年元
旦，食堂会用“伙食尾子”为
我们来一次大会餐。大家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时
间，猜拳行令，欢声笑语，好
不热闹。那时还没有“公款
招待”一说，来部办事的熟
人，到了吃饭时间，由私人
掏腰包在食堂里打碗饭
吃。逢年过节，部里的双职
工都要“轮流坐庄”，请我们
单身汉到他们家做客。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有同志调离组织部，无论工作
多忙，部领导都要主持召开欢
送会。清茶一杯，情深意长。
同事们依依不舍，争相发言，勉
励离开的同志到新的岗位上，
不忘组织部的好传统，勤勉工
作，奋发有为。每位调离的同
志，可带走一个印有“潜山县委
组织部”的公用茶杯，留作纪
念。

◆流年碎影

在组织部的日子
黄骏骑

杨桥老街在安（庆）枞
（阳）公路杨桥段下面，长不
足两百米，往南有一座不大
不小的石拱桥，桥的尽头便
是原桐城县杨桥区委区政府
所在地，当年辖管着罗岭、杨
桥、大枫、罗塘、花山五公社。

杨桥老街其实是单面街，
一家铁匠铺最早落户在这里，
后来才有木器社，紧挨木器社
的便是缝纫社。之所以叫

“社”，是因为它们属集体性
质。最东头的饮食业和理发
店，则平添了“街”的韵味。说
是饮食业，其实也就一开间房
屋，清早供应油条、侉饼和馒
头，白天供应肉片汤。饮食业
中间有张老大的四方桌，四条
凳子是连体的。桌上通常放
一大茶壶，旁边是码得高高的
蓝边碗。饮食业里有两个常
客。一中等身材的老年男子，
花白头发梳成大背头。此人
并非饮食业内服务员，但每天
照例来到店里端茶倒水，见人
很是热情。尽管如此，店里的
会计还是冲着他吼：“请赶快出
去，不能影响我们营业！”原来
这是一位痴呆老人。另一位
是街上有名的“讹头先生”。
他三天两头就拄着拐杖来到
店里“喝茶吟诗”。此人身材
魁梧，不修边幅，夏天里常光
着上身。他曾教过私塾，也在
公办学校呆过。“讹头先生”见
到学生模样的就主动凑过去
问“大雪满天地，故为杖剑游”
的出处，问“江上一笼统，井上
一窟窿。黄狗身上白，黑狗身
上肿”的由来，还会问“葬花吟”
葬的是谁……学生对他敬而远
之，把他视为第二个孔乙已。

安枞公路未通之前，杨
桥街是个通衢。街不长，人
流如织，最热闹的是每年送
新兵入伍时节。来自全区
五个公社的新兵身着军装，
胸前佩带着大红花，在阵阵
锣 鼓 声 中 被 送 到 区 武 装
部。上世纪70年代末，杨桥

街开始扩建，街边建了许多
店铺。东头转拐处的补鞋匠
小王，原本在家经营，后来便
在街上开了个补鞋店。老余
师傅，原来是流动照相的，见
业务好，干脆也在街上租房，
开起了“杨桥照相馆”。

杨桥放影队原本就设在
区政府里。原先多半是露天
电影，天气不好就很麻烦，

“杨桥电影院”应运而生。是
老百姓做义务工建成的。有
了电影院，卖冰棒雪糕汽水、
五香瓜子、茶叶蛋、香烟打火
机的小摊小点就多起来。人
气一旺，就有人开起了饭
店。“宜杨春”“溪上酒家”是
街上最早的两家饭店。改革
开放之初，商品流通量大了，
街上摆摊设点的就多起来。
尤其是做缝纫的，在街道旁
随意设个点，铺上摆放着各
种花色的布料，现扯现缝，很
是方便。以前买化肥农药要
凭票，自从有了“倒爷”，这些
在农民看来比命根子还重要
的东西就有指望了，不过价
格要高出不少。

街上随处可见的就是小
卖部和批发部。冰棒可以批
发，鸡架、鸭架、海带、带鱼、
冻虾可以批发。周边妪翁看
到商机，把自家种的蔬菜拿
到街上卖，一人一个固定位
置，时间一长，那一块地便成
了“菜市场”。先前“饮食业”
内设的理发店，其实是工薪
阶层的去所，因生意清淡，不
久便关门了，取而代之的是

“美容美发店”。“春芳发廊”
开了杨桥美发业的先河，之
后类似的发廓在杨桥街头
层出不穷。上世纪 90 年代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银粉
厂、饮料厂、电器加工厂、模
具厂等纷纷在杨桥落户。

如今老街的影子仍依稀可
见。而最能佐证杨桥“老街”身
份的当是“杨桥印刷厂”和“杨
桥电影院”，它们还一直存留着。

◆安庆地理

杨桥老街
曹金如

母 亲 出 生 于 1928 年
农历9月29日。正是一个
极度混乱、饥饿、恐慌、萧
条的年代。母亲从出生
起，就饱经风霜：3 岁时死
了妈妈，4 岁时又死了父
亲，她的奶奶绝望至极，跳
河自尽，母亲凄惨的叫声
惊动了路人，她的奶奶被
从河中救了起来。从此以
后，母亲就随着她的奶奶、
小叔、小婶生活。

母亲的小叔家也有 6
个孩子，一大家子人靠小
叔一个人卖芦柴维持生
计。1937 年，母亲长到 9
岁，抗日战争爆发，为躲避
战乱，被送到她的乡下外
婆家，此后便成为家里的
好帮手。农村的灶台高，
母亲站在小板凳上踮着

脚，烧饭洗碗，甚至学会了
犁田打耙。母亲慢慢长
大，男人干的活，她照样能
干，她的勤劳能干，在十里
八乡是出了名的。

母亲22岁时嫁给了我
父亲，经街委介绍，母亲一
行20人到胡玉美罐头食品
公司工作，母亲吃得了苦和
累，20人中，只有母亲后来
一人转为正式职工。她上
班从不迟到，吃苦耐劳，年
年 都 被 评 为“ 先 进 生 产
者”。母亲白天上班，晚上
挑灯夜战，有时我一觉醒
来，她还在一针一线给我们
缝补衣裳。她贤惠通达，懂
得人情世故，和左邻右舍相
处几十年，从未红过脸。

母亲 36 岁那年，父亲
不幸病逝，留下一大家老

小。那时我还在襁褓之
中，只有 6 个月大，姐姐和
两个哥哥都在上学，还有一
个 63 岁的奶奶需要养活。
中年丧夫，又正处困难年
代，家里有这么多张嘴吃
饭，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但母亲没有哀怨，而是用坚
强独自支撑，带领我们老小
捱过了艰苦的岁月。

后 来 我 在 石 化 厂 工
作。结婚以后把母亲接到
我家。2011年农历正月初
一，过年的欢乐气氛弥漫
着我们这座滨江之城，我
慈祥的母亲在经历了 83
个春秋冷暖之后，依依不
舍地离开了我们。算起来，
她和我们一家人生活了整
整十七年。那也是母亲最
为快乐、安心的十七年。

◆儿女情长

我的母亲
程仕玲


